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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蒲孤頗感興趣地問道： 「呂老的見解
也許比在下高明，但不知有何根據？」

呂子奇道：
「老朽不敢說比大俠高明，祇是癡長歲

月，略多閱聞，敬以一得之愚為大俠參考，
劉素客能將天下武林高手羅為奴役，而這些
人中任何一個都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制他於死
命，可見他對於武功根本沒放在心上！」

金蒲孤道： 「那是他們心神受制，無力
對他出手！」

呂子奇道：
「關鍵就在此地，武功殺人，必須在力

之所能及的距離內，劉素客絕不會接近一個
他不
能控制的人，所以直到今日，大俠始終不能
與他正面相見！」

金蒲孤道： 「不錯！當他與我見面的時
候，必定是無法殺他的時候……」

呂子奇微笑道： 「大俠能想通這個道
理，就得另謀對付他的方法了！」

金蒲孤龐然一歎道： 「我實在想不出別
的方法了！」

呂子奇道： 「老朽所居的長白山上有一
種雪龜，其肉味異常鮮美，可是其殼特堅，
人們捕到之後，任憑火燒水，總是無法得到
它的肉，因為它的鱗甲也十分堅厚，祇要他
縮在殼中不出來，弄死他也是枉然，因此能
夠嘗到他的肉味的，祇有長白山上的雪鷹！

」
金蒲孤奇道： 「人都沒有辦法，鷹又是

怎麼得到的呢？」
呂子奇道： 「雪鷹抓到他後，飛到幾百

丈高，然後找準一塊山石摔下來……」
黃駕連忙問道： 「這樣就行了？」
呂子奇笑道：
「一次自然不行，可是連續十幾次，再

堅硬的龜亮也經不住撞擊，因為那雪龜體軀
龐大，重逾百斤，再加上幾百丈的高度，撞
擊的力量自然非凡，連續撞擊下去，堅殼終
於摔破了！」

黃鶯道： 「這個方法很簡單！為什人就
想不到呢？」

呂子奇笑道：
「百斤重量，千丈高度，合起來就是十

萬斤的撞力，人力中無法達到這個程度，因
此祇好眼看著雪鷹大快朵頤！老朽提出這個
譬喻，金大俠是否能得到一點啟發呢？」

金蒲孤沉思片刻道： 「呂老的意思是攻
其短不如攻其堅……」

呂子奇笑道：
「對極了，劉素客祇有一個缺點，因此

他對於這個缺點一定保護最週密，大俠勝了
他好幾場，沒有一場是利用武功取勝的……
」

金蒲孤蹩額道： 「呂老之言極是，不過
劉素客的能耐極廣，我祇是仗著一點心思，

不為他所乘而已，要想針對他的奇技異能而
打擊他，實在沒有這份本事！」

呂子奇也輕歎道：
「老朽不過是謹抒管見，以為大俠作取

捨之用，至於如何才能克敵鋤奸，老朽也無
善策！」

大家都陷入沉思中，默然不語，祇有黃
鶯笑嘻嘻地道；

「金大哥，好在劉素客一時不還會來找
你，慢慢再想對付他的法子好了，你答應陪
我遊西湖的，今天的天氣這樣好，我們別光
坐著大好時光都虛擲了……」

金蒲孤輕歎道：
「劉素客是算定我多半生葬在崇明島的

海底，昨夜遣邵院春等人前來騷撓，不過是
一個試探而已，現在他知道我尚在人間，一
定不會輕易放過我的！」

黃鶯一笑道：
「至少他今天不會找你，我們樂得輕鬆

一下，反正你在這兒悶坐著，也不可能想出
什麼主意！」

金蒲孤想想也對。
劉素客算計人的方法防不勝防，根本無

法預知，每一次都是臨機應變而對付過去
的，現在又何必把他放在心上呢？於是笑笑
道： 「你的身體吃得消嗎？」

黃鶯笑看道：
「你後來送來的解藥靈極了，我不但精

神恢復，而且好像比以前還要來得著實！」
李青霞也道：
「劉素客的解藥中一定還有著提神固元

的補劑，妾身等也覺得精神倍增於往昔，二
位若是有興，妾身顧作嚮導，恭陪二位作競
日快游……」 （一二七）

「這位是井川丑松，你的外公，也就是你母親
的爸爸。井川先生，這位就是剛才向你提到的辰
彌，他就是鶴子的兒子。」

我們不約而同地從椅子上坐直身體，互相注視
對方。

行完注目禮之後，兩人立即尷尬地避開對方的
目光。祖孫初次見面，雙方的神情卻呆若木雞，
說起來很可笑，然而實情就是這樣，一點也不像
悲劇電影那般哭得驚天動地。

「噢！認領你的不是這位老先生。」
外公的外表怎麼看也不像是個有錢人的樣子，

或許怕我因而失望吧！諏訪律師立即向我解
釋。

「這位老先生當然也對你非常關心，然而這次
他卻是代表別人來的，你父親的親戚才是真正想
要尋找你的人。坦白說，你的本姓是田治見，也
就是說你的名字應該是田治見辰彌。」

諏訪律師翻閱桌上的備忘錄繼續說道：
「你的父親……也就是已經身亡的要藏先生，

除了你之外還有兩個小孩久彌和春代，他們跟你
是同父異母的兄弟。久彌和春代的年齡都已經不
小了，他們不但體弱多病，又都獨身，喔，不，
春代曾經結過一次婚，後來不知道為了什麼原因
又回到娘家。」

外公微微點頭，沒表示意見。自從我與他照面
之後，他就一直低著頭，偶爾偷偷抬起頭看我一
眼。當我發覺他的雙眼逐漸充滿淚光時，內心頓
時感到非常激動。

「因為久彌和春代都不可能有小孩，這麼一
來，田治見家族將無人繼承家業，這件事就數你的姑婆最擔心，
也就是要藏的姑姑——小梅和小竹兩位老太太，她倆是一對雙胞
胎，現在雖然年事已高，但仍然掌握田治見家的經濟大權。她們
經討論之後，決定找回從小就被母親帶走的你來繼承家業……事
情大略就是這樣。」

聽到這裡，我的內心逐漸波濤洶湧，這份感情不知道是高興還
是悲哀……不，似乎離喜或悲還有很遠的距離，祇不過是一種莫
名的情緒紛沓而來罷了。僅僅憑著諏訪律師如此簡單的說明，還
是無法讓我全然接受我的身世。

「事情大略就是這樣，至於更詳細的部份，這位老先生會向你
解釋，其他還有什麼問題嗎？如果我能夠回答的話我一定盡力
……」
我用力地深吸一口氣，然後提出我最想知道的問題：

「我父親去世了嗎。」
「大概是如此。」
「大概？那是什麼意思？」
「關於這個問題……我想這位老先生會向你說明，我祇能說，

他在你兩歲的時候就去世了。很抱歉，我無法為你多做解釋。」
我的心情頓時一陣紛亂，但是又不能再追問下去，祇好提出第

二個問題。
「那麼我的母親呢？她為什麼會帶著我離家出走？」
「這又是更進一步的問題了，這和你父親的死有很深的關連，

包括這個問題在內，老先生會一併告訴你。你還有其他問題嗎？
」（十四）

張澄江答道： 「連日因老母抱恙，不敢少離。今日小安，正欲
過訪，而尊簡適至，別無他故。」蔣青巖道： 「小弟不知老伯母
貴體欠和，有失問候。不知躍仙兄亦有何事？」顧躍仙道： 「小
弟連日為檢點先君遺稿，發刻、編次方完，正欲拜求大序，以光
卷首。」蔣青巖道： 「老伯生前功業文章，素為海內推服，急宜
付梓，以為後輩典型；兼見吾兄大孝，此舉甚當。拙序義不容
辭，但恐後生才淺。不免佛頭著糞之誚。」三人說了一會，蔣青
巖道： 「今日天氣佳甚，小弟已備下一樽，與兩兄同游韜光、靈
隱，一覽花柳之盛。晚間便宿小齋，同過湖心亭看月，何如？」
張澄江和顧躍仙連聲答道： 「使得，使得，自來我抗人遊湖，多
是白晝，從不曾月下領略。」蔣青巖道： 「兩兄不知那月下湖光
的妙處，真個難以形容。於今且去遊山，到晚間試看便知。」正
說間，伴雲走來稟道： 「轎已齊備，酒席已先去了，請相公起
身。」蔣青巖聞言，便同張澄江、顧躍仙一齊到門外上轎。三乘
轎子，緩緩而行。祇見那一路上，遊人如蟻，車馬成行，即垂花
笈，水綠山青，好生可愛。有詩為證：

柳肥花綻暮春天，水綠山青滿目前。
今古遊人將不去，年年載酒醉山巔。
三乘轎子行不多時，已望見靈隱。三人一齊下轎，攜手而行。

但見那遊女如雲，一個個都下了轎子，雜在男子隊裡遊玩。這蔣
青巖、張澄江、顧躍仙三人，看那些婦女，都是粉妝脂補的物
事，絕無一人入得他三人的眼睛。他三人同到冷泉亭上，坐了一
回；又到飛來峰下，遊玩半晌；串了一回洞，然後才進靈隱寺中
去隨喜。這年，寺裡到了一位善知識，喚做自觀和尚，在寺內談
禪，因此比往年更覺熱鬧。蔣青巖等三人素厭和尚，怕去相見，
祇就在大殿上隨喜了一會，便從後路竟望韜光而來。未至半山，
早見眾家人撿了一塊平地面，舖下氈子，擺了酒餚，見蔣青巖到
了，一齊垂手側立。張澄江道： 「我們既要登頂，何不竟將酒席
移到山頂上去！」蔣青巖道： 「小弟愚意，也正是如此。」忙分
咐家人移席上山。他同了張澄江、顧躍仙隨後緩緩而上，一步一
步來到韜光絕頂。

這韜光頂上，還有一件大觀，顧躍仙用手指著，向蔣青巖、張
澄江二人道： 「二位兄長，你看那綠況況的是湖，黃滾滾的是
江，白茫茫的是海，那江湖之間，人煙攘攘的一個大圈子便是杭
城，真好大觀也。」

（二）

辜仲暘在大廈前找到了個空的停車格。
「你在門口放我下來就可以了，不用專

程把車停好。」歐嘉芝覺得奇怪，他幹嘛
那麼認真的在找停車格？

辜仲暘挑了挑眉，把車駛進停車格裡停
好。

「下車了。」車子熄火之後，他轉頭對
她說。

看他很理所當然的把安全帶解開，開了
車門要下車，歐嘉芝一臉納悶，也跟著把
安全帶解了下車。

「喂，你幹嘛下車？」
「我肚子痛想上廁所，既然來了，就借

你家廁所用用。」他找了個借口耍無賴，
她家對他有股莫名的誘惑力，讓他很想上
去瞧瞧。

「一樓大廳就有廁所了。」她擺明了不
歡迎他上去，況且，肚子痛的人還能笑嘻
嘻的說話才有鬼咧。

「我有潔癖，不習慣上公用廁所。」她
擋，他再闖。

「反正你也要上去拿東西，我保證上完
廁所就離開，不會佔你太多時間的，I
promise。」

辜仲暘看準她沒時間再跟他爭論了。
果然，歐嘉芝拿他無可奈何，輕輕哼了

一聲，沒再說什麼，主動走進大廈裡按了
電梯。

要不是不想浪費時間，她真想對他大吼
——你的保證有效才有鬼！

辜仲暘默默地跟在她身後進了電梯，唇
邊揚起一抹微笑。

電梯直達八樓，歐嘉芝先他一步走出電
梯，刷卡開門。

「請進。」她從玄關的鞋櫃裡拿出兩雙
拖鞋，一雙自己穿，另一雙給他。

既然都讓他上來了，她不想當個刻薄的
主人。

「謝謝。」辜仲暘咧開嘴笑，很理所當
然地換上拖鞋。

「廁所往右手邊直走，我進去房間換件
衣服，五分鐘後在玄關碰面。」說完，歐

嘉芝就走進房間不想再
理他。

嘖嘖，還好他不是真
的肚子痛，要不然五分
鐘哪夠用？他祇進了廁
所洗洗手，裝個樣子就
出來了。

回到客廳，辜仲暘打
量著她家的裝潢，嗯，
簡單但很有品味。

突然，他的視線被牆
邊架子上一張裱在相框
裡的相片給吸引住了。

他伸手把它拿下，仔
細 看 了 之 後 ， 不 禁 訝
然。

這是一張歐嘉芝的自
拍 大 頭 照 ， 但 是 很 巧
地，背景居然是Pasade-
na 的那棟紅瓦屋，也就
是當初自己出車禍的那
個路口。

辜仲暘的腦海瞬間閃過一些片段記憶，
但還來不及捉住，它又消失了。他的頭，
隱隱痛了起來，總覺得有些珍貴的東西被
自己遺忘了，但卻偏偏怎麼想也想不起
來。

「你在幹什麼？」
才換好衣服出來，歐嘉芝就看到辜仲暘

眉頭深鎖，一臉像在回想什麼的表情，直
直盯著手上的相框。

「喔，沒有，我祇是在看你這張照片。
」聽見她的聲音，他才回過神來。

「原來你也去過Pasadena？」他拿著相
片問她。

「嗯。」這張照片是 Gordon 消失三個
月後，她請相館洗出來的。

因為這是唯一一張勉強算得上是她跟
Gordon 合照的相片，祇是，她沒想到今
天竟然會被辜仲暘看見。

「你是什麼時候去的？」
（三十六）

他曾想到過，那可能是避難所，但以皇帝之
尊，又何至於要避到這種荒山野嶺來？

避到了這裡，過著那麼隱蔽的日子，除了還
「活著」之外，一切又和死了有什麼不同？
齊白一面瞎七搭八地想著，一面就把門環敲擊

在門上，發出 「拍拍」的聲響。他在那樣做的時
候，真的希望會有人走出來開門。

可是，當然沒有，他伸手推了推，也沒有小說
中的 「門原來祇是半掩著，應手而開」的情形出
現。

他後退了幾步，打量了一下，牆不是很高他
輕而易舉，翻牆進去，看到門上著栓，他一時
衝動——由於所處的環境太奇特了，會影響人
的情緒，使人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來。這
時，他走到門後，撥下了門栓，門栓十分沉重
當然是由於木頭質地極好的緣故。

他把門打開，一面彎腰鞠躬，一面大聲道：
「萬歲終於來了？請進，請進。」
他這樣說，全然沒有特別的意義，正如剛才所

說，祇不過是在特異的環境之中，人有做一些特
異的事的衝動而已。他一直以為那是明太祖的避
難所，所以才會像明太祖來到，他迎接萬歲爺的
那種對白。

他當然不是認真的，否則，他至少應該知道，
迎接中國皇帝彎腰鞠躬不夠，是要跪下來叩頭
的。

齊白說著，感到有一股十分奇妙的快意，可是
當他直起身子來時，他整個人都僵住了。

齊白一再強調那一剎那間他所受到的震駭是何
等強烈。

他說： 「那時，如果我的眼珠忽然從眼眶中跌
了出來，我一點也不會奇怪，因為，應該不止那
樣，應該是我的胸膛裂開，心從裂口處蹦出
來。

根據他的敘述，他直起身子來之後看到的情
形，我絕不認為他的話誇張。

他在說了一句佻皮話，直起身子來時，由於終
於找到了這個 「秘密工程」，心情極度興奮，可
是映入他眼睛的景象，卻使他震呆。

就在門外，站著一個人。
那實實在在是一個人，並不是什麼閃動的人

影，那人離他不到兩公尺，看樣子，就是站在那
裡，等人開門，好讓他進來。

那人的神情威嚴，但是威嚴之中，帶著憂鬱和
一股極度的不平之氣，人一看就聯想到他過著一
種十分不理想的生活。

他穿著一件灰色長袍，頭髮很長，披散著，可
以達到肩頭，當然他是一個男人，身形且相當
高，這時，他一手撩著袍子的左邊，正準備跨進
門來，可是陡然之間看到了齊白，他也震呆，皺
著眉，上下打量著齊白。

齊白像是傻瓜那樣呆立著，那人打量了好一
會，才現出了怒容來，用極嚴厲的聲音斥責：
「你是什麼人，居然敢站著？」 （五

十二）


